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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笔记

□ 钏国富

功果桥，一座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
不垮大桥，一座彪炳史册、功耀千秋的
铁血大桥。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长驱直入，
占领大半个中国。从东北到西南地
区，所有对外交通被日本侵略者封锁，
滇缅公路成为全国唯一对外通道。滇
缅公路起于昆明，止于缅甸腊戌。公
路在滇西崇山峻岭、悬崖绝壁间穿行，
道路崎岖，弯急坡陡，横跨奔腾咆哮、
浊浪排空的澜沧江、怒江两条大江。
行进在滇缅公路，抬头仰望是青天一
线，低头俯瞰是惊涛骇浪。人行走在
路上都会小腿酥软，浑身发颤，开车更
是提心吊胆，脊背发凉，稍有不慎就会
车毁人亡。

滇缅公路开通后，日寇为了进一步
孤立中国，打击中国，对滇缅公路进行
狂轰滥炸，力图阻断中国抗日战争的生
命线。日本侵略者破坏滇缅公路的重
点就是轰炸滇缅公路的控制点澜沧江
上的功果桥和怒江上的惠通桥。

功果桥原址在沘江汇入澜沧江入
口以下数百米处，为钢索吊桥，桥面宽3
米，可通过载重 5 吨的汽车，工程于
1938 年 3 月 1 日开工，6 月 9 日正式通

车。此桥边有一个小村子，叫功果村，
故大桥被称为“功果桥”。功果桥通车
后不久，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国
民政府交通部决定，在功果桥以上几百
米沘江与澜沧江交汇处建设一座通行
能力更高，载重更大的新桥梁，大桥于
1939 年 3 月开工，至 1940 年 11 月通车。
为纪念飞机失事不幸遇难的交通部桥
梁设计处处长钱昌淦先生，新建的大桥
被命名为“昌淦桥”。昌淦桥的建成极
大改善了滇缅公路的通行条件，提高了
道路运输能力。

昌淦桥通车后，日本侵略者为了达
到封锁中国、侵略占领中国的目的，对
昌淦桥、功果桥进行一轮又一轮的狂轰
滥炸。从 1940 年 10 月开始至 1941 年 2
月，出动飞机数百架次，在狭小的范围
投弹数千枚。最多的一次，日本侵略者
同时出动飞机二十多架次，多次轰炸功
果桥，把功果桥及功果村炸得弹痕累
累，一片焦土。

在日本侵略者密集炮火的轰炸中，
昌淦桥、功果桥被炸断。昌淦桥炸断
后，百折不挠的中国人民利用汽油桶作
浮船，渡车过江。在采取汽油桶浮渡车
辆的同时，加紧修复大桥。视死如归的
中国人民夜以继日，连续作战，仅用两
个多月的时间修复了昌淦桥，中国对外

的通道再次打通，再次打破了日本侵略
者的意图。

功果桥被炸断后，没有再修复。由
于功果桥、昌淦桥相距不远，紧临功果
村，功果桥炸断后，人们习惯性地称昌
淦桥为功果桥，一直沿袭至今，所以昌
淦桥和功果桥在人们心中就是一座桥，
就是那座英雄的钢索大桥。

为了保证功果桥（昌淦桥）免受日
本鬼子袭扰，最大限度保护功果桥通行
安全，当局决定在功果桥东边山头架设
高射炮，打击来轰炸功果桥的日本飞
机。云龙、永平两县迅速组织民工，苦
战 3个月，18公里的防空高射炮阵地如
期建成。防空高射炮阵地建成后，发挥
了重要作用，击落了数架日本来犯飞
机，极大震慑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
焰。之后日本飞机不敢再贸然轰炸功
果桥，功果桥得以畅通，为抗日战争的
最后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功果桥的修建使得滇缅公路在高
山峡谷中畅通无阻，在日寇的狂轰滥炸
中昼夜通行，各种抗日物资通过功果桥
源源不断输送到抗日前线，为抗日战争
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滇缅公路的
修筑，功果桥的畅通，是多少中国人民

“捐躯赴国难”，血洒疆场换来的，是中
华儿女执着的不畏牺牲的民族精神的

具体体现，是中国人民“一身报国有万
死”的耿耿丹心的真实写照。

抗日战争胜利后，功果桥仍然岿然
屹立在波涛滚滚的澜沧江上。上世纪
70 年代，滇缅公路改线，不再经过云龙
县，而功果桥一直保存下来，继续服务
人民。2010 年，国家能源建设需要，在
功果村修建大型水电站，功果桥被整体
原模原样搬迁至云龙县宝丰乡境内，列
为文物保护单位，受到重点保护。目前
在澜沧江上的功果桥属于新建大桥，大
桥的建筑构造、跨度高度、通行能力远
超原先的功果桥。今天的功果桥长虹
卧波，车轮滚滚，为地区经济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

岁月峥嵘，日月不居，功果桥风风
雨雨八十多年。功果桥的伟烈丰功荡
气回肠，人人传颂。功果桥的伟绩没有
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人们淡忘，功果桥
的名字深深烙印在人们心中，永远无法
抹去。

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尽，烈士的血迹
早已流过澜沧江，流入太平洋。当人们
经过功果村，通过功果桥，抗日战争的
画面，特别是修筑滇缅公路，抢修功果
桥的画面，一帧帧、一幅幅，久久挥之
不去，奋力抗战的画面永远定格在功果
桥上。

□ 陆向荣

人间万般烟火气，最是书香能致远。
我的故乡巍山古城，就是一座充满

书香气的小城。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巍山历史悠

久，文化灿烂，人才辈出，明清期间的巍山
共出了23个进士、250个举人，并在清乾
隆年间被特别御封为“文献名邦”。历代
以来，这里读书之风盛行，如今仅巍山古
城内就保留着文庙、文华书院、南社学、北
社学、崇正书院等多处过去文人求学做学
问的地方，部分书院的历史已达500多年。

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了书香气的地
方，我从小就喜欢上了读书，而读书也改
变了我的命运。

其实在童年时代那个连温饱都还未
解决的年代，读书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
奢侈，可自幼受了父亲熏陶的我又特别
爱读书，无论什么时候都爱带上一本书
相伴。那时候读书也没什么目的，纯属
喜欢而已，读起来也特别开心。记得那
时的巍山古城不仅有许多书店，每次进
城都特别喜欢到蒙阳公园门口的旧书摊
上租书看，摆的书以连环画居多，每个孩
子捧着 5 分钱看一次的小人书，蹲在地
上一看就是大半天。

看的书多了，眼界宽了，心里也有了
想法，我就把生活学习中觉得有意思的事
和有趣的人，用手中的笔记录下来。在文
华中学读初中时，我就在当时的《巍山文
学报》上发表小诗，同时也成了校园广播
站的一名小编辑，尽管那时还不知道当
时的文华中学就是巍山著名的社学书院
文华书院的旧址，但学校浓郁的读书氛
围让我的初中生涯过得特别充实。

如今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
文华中学已实施了整体搬迁，文华书院
也被列为了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在
保护的前提下进行科学活态利用，将书
院分为“书香”“书友”“书鸣”三大主题进
行改造，除了购书看书，还通过读书会、
展览、参观、体验等形式，体现传统书院
在新时期的新内涵。

中专毕业后，由于自己喜欢读书写
作，我很幸运地被调到了巍山报社，我在

做好新闻宣传的同时，主要负责副刊的
编辑。也就是在那时，我认识了许多写作
上的同路人，也是在他们的影响和帮助
下，使自己的写作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
高，先后在《人民文学》《人民日报·海外
版》《光明日报》等媒体上发表文学作品
300 多件，并获得了云南省首届十佳读
书青年、云南新闻奖一等奖等多个殊荣。

随着社会的进步，读书不再是一件
困难的事，巍山古城的书香味也越来越
浓。巍山县图书馆总馆馆藏图书10万余
册，年订购报刊 200 多种，同时投资 300
万元的智慧图书馆建设项目，在蒙阳公
园总馆和文华书院广场分别建成了两个
大理州首家城市书房，设置了自助办证
机和自助借还书机，集智能无人值守和
24小时服务为一体，读者或游客用身份
证、借书证或人脸识别都可进入书房，可
自助办证借还图书、可坐下来阅读学习
或休息小憩，全天候服务，永不打烊。

已有 500多年历史的崇正书院也进
行了修缮，如今，一个极具乡土民族特
色、当代人文理想、巍山地域风貌和创新
文旅理念的精神文化地标——先锋巍山
崇正书院展现在了人们眼前，成为巍山
居民和外地游客感受文化与创意交融魅力
的又一“打卡点”。我也先后在里面参与
过故园此声诗歌音乐会、“风吟彝歌”古城
诗歌音乐会，得以与丹增、于坚、韩东、
莫西子诗等众多名家大家面对面交流。

平日里，我也经常参加巍山县众多
文学爱好者自发开展的读书活动，在道
教名山巍宝山、草场的山地果园、西河边
的半月阁，大家很随意地相聚在一起，通
过交流读书心得，畅谈创作经验，不断提
高自己的文学素养。多年来，巍山县本土
作者创作出版了《与鸟共翔》《山地的事》

《莲花时光》《方寸间》《心灵栖息》等作品
集，许多人从普通读书爱好者变成了国
家、省、州、县作协会员，不仅可以读名家
的书，还可以读大家的书、自己的书。

“如果说阅读是一种发现，云南的魅
力，不止在山水间，更在书香中。”

漫步大街小巷，转角便是书香。我
想，巍山就是这样一座充满浓浓书香气
的魅力小城。

□ 紫箫

与断山结缘，完全是因为一群叫做
中华蜂的小小生灵。

自从参加巍山县作家协会、巍山县
一滴水爱心公益团队、大理邪龙文化传
媒联合开展中华蜂认养助农活动数年以
来，我便与这些可爱的小昆虫之间建立
了一种剪不断的情分——我突然成了某
一只蜂箱的“主人”，尽管我每次去断山，
总是迷迷糊糊，在众多的蜂箱中寻寻觅
觅，也找不到钉着自己名字牌子的那一只
蜂箱。其实，不只是我找不到自己的蜂
箱，我的蜂群们也未必能找得到我。它
们只知以断山为家，起早贪黑，饮朝露，
采花蜜，终日劳碌，不曾有过一刻清闲。

在它们的眼中，大约也只识得漫山
的野坝蒿与映山红罢了。至于“认养”
一事，完全是养蜂人与认养人之间的协
议，在它们看来，根本是与它们不相干
的。即便蜂儿们不认可，我与它们之间
毕竟多了一种情分。虽然远隔着山梁
与坝子的永恒距离，我的心总会常常牵
挂着它们。

断山的春天，开得最美的当数映山
红，坡上坡下，道旁林间，一簇簇、一团
团，红得如火如荼，像盛装的彝家女儿，
为断山增添了无限春色。除了映山红，
还有一种叫做“红花”的野花，它们一起
为蜜蜂们提供了丰富的蜜源。

当然，断山的主要蜜源，还是来自一
种叫做野坝蒿的植物。它们密密丛丛地
生长在断山的每一寸肌肤上，坡上坡下、

沟沟壑壑，小小的叶片，淡紫的穗状花
絮，整株植株看起来并不起眼，但却默默
地散发着特殊的药香。那香气虽不似兰
桂馥郁，却也沁人心脾。在我看来，野坝
蒿就像是那些朴素的养蜂人一般，平凡
质朴，却总能以独特的气质打动人。野
坝蒿全株皆可入药，取嫩茎枝叶晒干泡
水喝，有止咳化痰、清热解毒之功效。

不得不说养蜂人颇有眼光，选择了
断山这片资源丰厚的山林作为养蜂场，
少了一份四方迁徙的劳苦；中华蜂慧眼
识“宝”，钟爱野坝蒿这一味药草；而野坝
蒿慷慨奉献，毫不吝啬。人与蜂、蜂与
蒿，高度默契，日复一日，共同酿造出这
甘甜的蜜汁。

暮春，我们再次前往断山，只为了完
成新一轮的认养，与新的蜂群重新结
缘。人间四月芳菲尽，应是绿肥红瘦
时。满坡的映山红已经过了花期，凋落
一地，落花成冢，教人心生叹惋。枝闲零
星的残红，再也撑不起断山的整个春天。

“自是寻春去较迟，不须惆怅怨芳
时。”映山红开罢，小红花与野坝蒿即将
渐次登场，山间四时，花开花谢，总有一
种花会将漫长的花期献给了山林、献给
蜜蜂。

走过草坪，穿过蕨类植物丛生的山
坡，挨近蜂箱，便看到这些可爱的中华蜂
们从蜂箱“门”爬出爬进，又飞去远方。
它们终其一生都在劳碌，短暂的一生，不
过数月，何曾有过一天的享受？它们飞
过千花万树，不辞辛劳，只是为了酿造生
活的甜蜜。采尽千朵花，始酿一滴蜜。

□ 李树华

“普淜”这一名称的由来，和水利有
关。传说明代普姓为官，在此建有水
坝，当地人民称水坝为“淜”，故名。史
载，唐代，普淜置河西县，属宗州。元设
佉龙驿，明代改称普淜驿。新中国成立
后，祥云县针对普淜“穷在水上，根在林
上”的实际，举全县之力，兴修普淜水
库，推广植树造林，使这个距祥云县城
60 公里的彝族聚居山区成为生态宜居
的绿美家园。

明崇祯十一年（公元 1638 年）十二
月十五这天，一个50多岁的老人和顾仆
（雇请的挑夫）一路向西，悄然来到大理
府云南县（今祥云）的普淜驿。

普淜驿是徐霞客当年进入滇西“东
大门”云南县的必经之路。徐霞客到达
普淜驿时，普淜驿只是明政府在云南县
设置的一座官方驿站。今天，地处山区
的普淜镇，已进入了高速、高铁时代。
广大铁路、高速铁路、楚大高速公路、
320国道贯穿境内，实现了村村通公路，
全镇村组公路里程达到 512 公里，外面
的世界变得不再遥远。

徐霞客当年经过普淜驿时，很可能
没有使用普淜驿的驿马。因为鉴于元
朝驿站混乱的教训，明政府一开始就用
严法对某些特权者进行了限制。规定

“非军国重事不许给驿”，意即不是国家
与军事大事，一律不许滥用驿马或动用
驿站的邮递设施。1393年颁布的《应合
给驿条例》规定，加上附加条件共12条，
限定了符合用驿马驿船条件的人员，其

他人一律不得“擅自乘驿传船马”，违者
将会受到重罚。

明政府十分重视边疆的驿站建设，
整顿和恢复了全国的驿站，把元朝的

“站”改为“驿”。不仅在云贵高原开辟
驿路，还在主要道路上设置了驿站。徐
霞客在游历云南的名山大川时，除了利
用邮驿传递书信，还可在驿站食宿。无
处不在的“驿”，对他的行程起到了不可
替代的帮助。

在普淜地区建水库，把群山之间哗
哗流淌的水引到下川坝子，是祥云几代
人的梦想。当年的徐霞客绝不会想到，
在他离开300多年后，群山连绵、沟河纵
横的干旱山区普淜，在祥云县率先揭开
了普淜水库大会战的高潮。那是一个
激情燃烧的年代，来自祥云县各地的民
工，携家带口，纷纷来到水库工地，土法
上马，夜以继日地展开了持续几年的水
库大会战。

如今的普淜水库，经过20年前除险
加固工程的治理，能够蓄水2000多万立
方米，灌溉面积达到近5万亩，成为一座
运行安全、灌溉防洪效益明显，具有旅
游生态功能的综合水库，是云南驿坝子
的主要灌溉水源。为给自己烦躁的心
灵来一次放松，普淜水库近年来已成为
许多城里人双休日的好去处。

除了修水库解决生产用水，普淜山
区的群众还因地制宜，建起了 454 个小
海塘和 10890 个小水窖，家家户户用上
了自来水。

博览群书，钟情于地经图志的徐霞
客，少年即立下了“大丈夫当朝碧海而

暮苍梧”的旅行大志，一旦远行，他的脚
步就不会停下。来到姚安府地界时，由
于患了病的顾仆身体虚弱，才不得不耽
误了些日子。直到半个月后，徐霞客才
跨过当地主要河流普昌河，来到云南县
的普淜地界。

腊月的寒风是云南县普淜送给徐霞
客的第一件“礼物”。疲惫不堪的徐霞客
在匆忙写完当天的日记后，便在无边的
黑夜中沉睡过去。徐霞客经过普淜时，
天峰山道教活动的“老君圣诞会”正在民
间兴起，而且在民间有了一定的影响力。

农历二月十五这天，来自大理、楚
雄的数万各民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
来到天峰山，齐聚一堂，载歌载舞，唱歌
跳舞做买卖。乾隆五十七年立于天峰
山的碑文记载：“每逢二月十五，四方民
众蜂拥蚁附，云集天都，吹笙鼓舞，夷人
尽欢腾之，歌尚存上古之淳风”。2017
年 6 月，天峰山歌会公布为云南省第四
批（民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歌
会所在地在 2018 年 6 月被命名为大理
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如今的天峰山歌会，已经被打造为
集民族文化展演、乡村民俗体验、假日
观光休闲、农特产品展销等为一体的盛
大民族节日。它浓郁的民族文化，淳朴
的民风民俗，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
至沓来。

十六日这天，徐霞客在普淜山区的
花香鸟语中起床，他迎着群山间汹涌
而来的雾气，从普淜西北方向，向小云
南驿西行。在西行了二里多地后，他
来到水盆哨所（今祥云县水盆村）。接
下来，他将用6天的时间，游历“小云南”
（今祥云县）及其洱海卫城（今天祥云县
古城）。

关于在普淜的游历经过，徐霞客
在游记中作如是记载：“二里余，西向
下，有溪自西南来，北向去，亦石梁跨
之，是为普昌河。西上坡半里，为巡司。
半里，复上一山脊。由脊西行四里，乃
下，一里而抵普淜。十六日由普淜西北
行……又西行岭上五里，至水盆哨，乃
西北稍下……二里，山坑南坠峡，路随
西脊过，有村当脊间，是为水盆铺。”

徐 霞 客 笔 下 的 普 淜

铁 血 功 果 桥

一座充满书香气的小城

结缘在断山


